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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档案向社会记忆的转换
□朱江

大生档案在动乱岁月里，竟然还能有机会得以进一步的整理，实在是匪夷
所思，真是苍天有眼。1980年代初，南通市档案馆启动第三次大生档案的整理，
这也是大生档案全面对外开放之前最后一次系统整理。

1953年大生沪所撤销，大生档案启动回归
南通的步伐。大生档案中保存着1953年9月
编的《沪所文卷总目录》，是当年整理出的部分
大生档案的目录，包括整字第1号至整字第20
号，共计1328宗。目录后面还有附注：

1.整理前沪所文件，于1953年8月成立工
作小组，即开始进行整理，一、三两公司均派员
会同参加工作，至9月26日止，计工作三十天，
全部文卷整理完成，共计整理文卷1328宗（编
有沪所文卷目录），重行分装12个大箱（编有卷
箱目录）。

2.此次整理中提出三公司文件全卷15宗
352件，又于各项文卷中抽出关于三公司文件
137件，另抄件32件，共计521件，编有三公司
接收文卷清册和目录一式二份，一份交一公司
存查，一份交三公司收执。

3.三公司文件521件，当即点交严孝圣同
志接收，装两箱携往三公司。

根据附注“重行分装12个大箱”“一、三两
公司均派员会同参加工作”推断，大生沪所所
存的大生档案，应该在1953年8月之前，装入
大箱从上海运到南通，在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进
行初步分类整理，再重新装箱。附注提到有关
大生第三公司的文件点交后，由严孝圣携回大
生第三公司，如果是在上海整理的话，应该是
第一公司和第三公司分别携回各自公司，才比
较合理。

这次整理，严格来讲只是完成了档案整理
的前序工作，文件材料未被固定顺序，更谈不
上成卷。但这是大生档案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通过这次整理，将构成大生档案主体的沪所文
件材料进行梳理，基本摸清这部分文件的家
底，有了初步的目录，为后续的整理打下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目录没有涵盖从沪所
运回材料的全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师
生到大生第一纺织公司整理档案，在1953年
9月编的《沪所文卷总目录》后面，加入整字第
21号（1909年—1952年各项工作补选）和整
字第22号（补编文卷）。其中整字第21号共
编顺序号44号，计143本；整字第22号，共编
顺序号59号，有的注明本数和札数，有的没有
标注。另外，南大历史系在原有的整字第20
号中，续列第19编号，为1946年—1949年的
信件回单，共8本。

1960年南大师生对部分大生档案的整理，
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生档案的第一次系统整理，
拟写案卷题名，编制档号，对每卷档案的内容
作简要说明，共整理成1203卷。

1962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暹
和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祁龙威、姚能等人
到访南通，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商谈，
目的是建议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利用假
期时间，来南通整理大生档案，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曹从坡对此表示赞成。这个提议
最后没有得以落实，但推动了大生档案向南通
市档案馆的集中。曹从坡提出，把大生档案集
中到南通市档案馆来。

1962年春，鉴于大生档案处于无专人管
理状态，大生一厂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在
曹从坡的主持下，存放在大生一厂的大生档案
首先移交给南通市档案馆。时任南通市委秘
书长的朱剑1962年3月10日给任职于南通市
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的信里提到：“一厂的

档案资料，已拟于最近几天运来市档案馆，公安
部门调去的部分，老杨打算去看一下，也设法统
一存于档案馆，以求一公司档案之完整性。”
1962年的5月，暂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档案由大
生一厂的党办秘书洪国辉从上海运往南通，直
接入藏南通市档案馆。大生档案由大生一厂移
交南通市档案馆保管，意味着大生档案原有的
凭证和参考价值逐渐弱化，由企业的资产转化
为社会的共同记忆。

1962年两次档案进馆，奠定大生档案的基本
内容框架。1963年1月4日穆烜给朱剑、江行、曹
从坡的信，可以了解到大生档案的集中情况：“大
生档案的集中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除上海和一厂
的已于去春运来档案馆外，分散于公安局、三厂、
财政局和房地产公司的也已分别接收。现正开
始整理。过去南大整理了一批，共立一千几百个
卷，但比较乱，质量不高，如重行拆开来整理，则
花人力太多，只好原卷不动。未整理部分，约八
十皮箱，其中账册居半。文件如全部立卷，大约
也近千卷。现在账册经逐箱清理，已排好次序；
由于其作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加以估计，因此暂
时全部保存，将来恐怕要请教专家，才能定其弃
取。文件部分，已由我和曹钧二人开始整理。工

作步骤包括鉴别、分类、排次、标题、立卷、装订，
最后，要与南大整理的部分合并起来，重行编目
上架。其显而易见，没有什么用的，则在整理过
程中剔除，作为废纸处理。估计全部工程，可在
半年内完成。以后条件许可时，我建议还是要设
法添一部分木橱，使档案上架。皮箱则可作价出
售，或另作他用。这样，既有利于档案之保管收
藏，也便于使用。”

据南通市档案馆 1982 年 12 月的《大生集
团档案目录》介绍：目录号0、6、7三部分的档案
系“文革”后期整理，目录号6、7两部分所收为
大生企业董事会、盐垦公司等单位的材料，当时
并入第二全宗，实际上破坏了六十年代初所拟
定的体例；0号目录的“0”，实为“临”的误字，这
部分所收多为信底杂件，当时作“临时保管”处
理的，后来的整理者发现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
材料，遂改“临”为“0”，并将这部分移至卷首。
大生档案在动乱岁月里，竟然还能有机会得以
进一步的整理，实在是匪夷所思，真是苍天有
眼。1980年代初，南通市档案馆启动第三次大
生档案的整理，这也是大生档案全面对外开放
之前最后一次系统整理。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整理大生档案编制的部分目录

猩红热流行，秋凉自然消失

1940年，如皋县城发生一种流行病，中医
称之为“疫痧”，西医称之为“猩红热”。此病初
起时似流感，恶寒发热，体温大都高达39℃左
右，有的高达40℃，鼻塞少涕，口渴心烦，舌干
口燥，喜饮厌食，眼睑充血。此病被传染者很
多，但危重病例很少，除极个别失治者、有基础
病的老年患者外，死亡案例极少。此病患者早
期症状不明显，患者常出现轻微的低热、皮疹等
症状，一般都不引起重视，照常工作劳动，由此
也构成了一种传染源。有的一家人染病，因病
情病症相同，用药也就无甚差异。故此产生了
一句谚语：合锅子吃药。当时此病流行，正当夏
秋亢热之际，中医认为，宜辛凉透托，则“痧”出
热退，食欲必复。故嘱病人勿忌食西瓜或饮西
瓜汤。这种病状似小儿麻疹，却又有区别：小儿
麻疹必须用药托齐，甚至辅以“发物”，使患者的
头、面、胸、腹、手、足、四肢等布满“痧”点，而“疫
痧”患者则胸、背见红点即可。会不会染上此病
同一个人有无免疫能力有着密切关系。西医对
猩红热的治疗首先药物是青霉素。1940年秋
凉之后，此病就自然消失了。

霍乱猖獗，综合治疗

1946年仲夏和秋末季节，如皋县城发生了
霍乱大流行。19世纪20年代，霍乱自海外传

入中国，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并向内地扩散。
江苏沿江一带，首当其冲。每次长江流域霍乱
大流行，通如地区均受波及。严重流行之年，人
命朝不保夕。有的地方曾夸张地流传着“早上
我抬人，晚上人抬我，夜里无人抬”之说。1946
年仲夏和秋末季节，如皋发生霍乱大流行，起初
只见一两例、三四例、五六例，后逐日增多，传染
猖獗，死亡率随之攀升，一时弄得棺材铺里忙不
迭，如皋育德堂的棺材被抬一空。刚死的人等
着做棺材。天气炎热，丧家惶然，无可奈何。面
对如此严重的霍乱疫情，如皋医学界临聘徐乃
棠、何绍光、贾莅中、陈其华、祝季平、宋永祥等
为义务医师，组成如皋时疫施诊所，设于城区西
云路巷卢金松宅内。直到秋末降雨，疫势稍杀，
患者逐渐稀少而止。

麻风高发，防治结合

如皋西部地区、海安西北部地区历史上是
麻风病高发地区。1933年如皋圣教医院附设
麻风病诊疗所，主持人是海深德，属美国麻风病
救济会、中华麻风病救济会及长老会，1938年
因通如地区沦陷而暂停。海深德称该所为中国
北方最大的麻风病诊疗所。该所解放后曾为如
皋县卫生防疫站地址。1957年如皋县于磨头
乡设立麻风病防治所，1965年迁何庄乡，1972
年迁张黄港江边扩建，改名江滨医院，设皮肤病
专科。上世纪60年代以来，如皋县建立健全麻
风病三级防治网络，采取线索调查、家属随访、

门诊检查、普查普治等一系列综合防治举措，积极
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麻风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白喉”露头，旋即制服

1959年秋，通如地区发生“白喉”大流行，事后
统计，此次疫情流行，南通地区发病率为每万人
47.74人—68.54人。此次疫情，虽然来势较快，但
由于治疗与预防并举，措施得力，很快即被控制。
白喉的症状分为局限性症状、全身性症状和中毒性
症状三种。局限性症状，主要是一些轻度症状，会
有咽部轻度疼痛并伴有一侧或双侧扁桃体上有灰
白色假膜。全身性症状，主要表现为乏力、发热、全
身不适等。中毒性症状，当病情比较严重时，假膜
会迅速扩展，出现全身中毒症状，譬如高热、呼吸急
促、烦躁、面色苍白、呕吐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血
小板降低、心律失常等。1959年秋，如皋县白喉流
行时，县人民医院指定专门医师，另辟病房收治患
者。县政府卫生科还从如城公社、东陈区医院各指
派1名医师，前往设在南通县平潮镇的南通白喉隔
离治疗站学习10天，学习结束后回原地从事预防治
疗工作。如城公社临时建立了白喉隔离治疗站，由
宋永祥等医师在县人民医院护理姜静兰等协助下，
日夜驻守，专治白喉。用中药加减银翘散或养阴清
肺汤给患者内服，以秘制雄黄散吹喉，杀菌去腐，再
用青霉素针剂注射以抗菌消毒，防止并发症。先后
治疗白喉50余例，无一死亡。70年代后，如皋县对
白喉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白喉发生率降
为万分之一左右。80年代后基本上无病例报告。

1915年秋，因筹安会事起，复辟帝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消息越传
越真，张謇闻知，曾往袁府当面规劝。这事张謇在次年致徐世昌的信里
有所叙及：“当筹安会发端之时，正下走襆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洹上，
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隐情惜已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
二小时之久，而蓄竅未竟。”只是没有讲他劝说的内容。《啬翁自订年谱》
原本未记此事，后出的《九录》本则添了一句“入府反复苦劝，历二小
时”，这一句应该是张孝若编《九录》时增添的。

虽然张謇的文字里没有讲他如何规劝，可民间却盛传一个故事，这
故事详略内容或有异，而其主要事实则一。大意是说袁世凯见张謇前
来劝说放弃帝制，有意搪塞，辩说即使要恢复帝制，也应让前明皇帝朱
家的人来做，还举当时军政界几位姓朱的人物为例。张謇闻后冷冷地
说，照这样，京城里唱小生戏的朱素云也可以做皇帝啦。这话直呛得袁
氏恼羞不已。

这个故事有点像人为编出来的，可是证诸史料，却还真有其事。较
早记述此事的，是易宗夔的《新世说》，其记云：“张季直朴僿寡言，然有
时出一二隽语，闻者解颐。当袁世凯潜谋称帝，君面质之。袁力辨其
诬，且谓：国民如果决定国体，中国有皇帝资格者，第一是宣统帝，第二
是衍圣公，若搜求明裔，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
朱瑞皆称合格，何必推予？君徐徐笑曰：然则，唱小生之朱素云，亦有皇
帝资格欤？袁为之不怪者累日。”

《新世说》印行于1918年，可见这个故事早已流传，而《新世说》所
记之事，更被蔡元培称为“几乎无一字无来历”，说明可信度高。

张謇与朱素云早就相识于京城，1920年1月7日，在得知朱素云将
与梅兰芳一同来通后，他还特地预作题为《不见朱素云三十余年矣，顷
与梅郎来通，感而有赠》的两首诗，其诗云：

宣南尘梦不堪思，客到江城鬓亦丝。三十年前相惜意，题名卖过酒
家时。

有儿不责养亲钱，袍笏登场倘自怜。剩有江南风景好，明年来趁落
花前。

诗中没有提及举其名讥刺袁世凯的事。但1月12日梅兰芳、朱素
云等人到通，张謇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还是把这个故事讲了。
这事被一同与宴的昆山人方惟一（还）记住，并写进他赠朱素云的诗
里。其诗的题目为《闻啬公说朱素云事，即赠》，也是两首绝句：

垂老南州不汝忘，酒边清话少年场。弇山未第知怜惜，第二聪明李
桂郎。

历数朱苗到汝身，都城传遍话清新。不须更说华胥梦，漳水潇潇愁
煞人。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传记》里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其说：“等到我
父晓得筹安会已经发动，就要组织进行，就立刻进去和他痛切劝说，劝
他做中国第一人的华盛顿，不要效法法国上断头台的路易。他一味不
承认，并且说他自己怎样也不愿意做皇帝，可是美国人古德诺的共和政
体不适宜中国的提议，却有讨论的价值，将来或者让朱明的后裔出来做
皇帝，浙江的朱瑞也可以的。我父就笑着回说：‘朱瑞可以做，难道唱戏
的朱素云不可做么？’所以后来方惟一先生有一首诗给素云，还提到这
几句趣语：‘历数朱苗到汝身，都城传遍话清新。不须更说华胥梦，漳水
潇潇愁杀人。’我父和他翻来覆去讲了二三个钟点，结果看他不得醒悟，
无可救药，也就立刻抛弃他所有的政治职务，脱离了袁氏做领袖的政
府，离开了北京。”

这里又多了举几个外国元首为例的内容，不知是原就有这对话，还
是张孝若给演绎出来的。

1931年，江淮爆发水灾，高邮湖、运河决堤，洪泽湖涨水，里下河诸
县一片泽国。泰州、高邮等处，没入水中。是年8月，《申报》报道：“ 5
月至8月，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
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

在这次中国史上罕见的大水灾中，如皋人全力救灾，载入史册。邑
人、书法家、文字学家宗孝忱先生撰有《哀运堤文》写道：

民国二十年孟秋，淮水泛滥，决运河之堤。沿堤各县，多成泽国，民
溺死无算。吾邑以地势较高，幸免成灾。灾民来避者千数百人，其散而
四方者尚什伯于此也。

所谓“四方者”，是指淮阴、高邮、泰州、兴化等灾民来如避难。仅在
10月中旬的两天内，东台因起飓风，水势又涨，约有陈庭海等80人逃至
如皋，经沿运灾民委员会同意，在如皋获得收容（见《东台水势又复涨
昨日又来大批灾民》）。网上有文记述，如皋灵威观开设“粥厂”，不停放
粥。北大街上董家炭行等商人捐资购米，上百名百姓自愿帮忙，每天供
应上万碗米粥。灵威观传下一副对子：灵接天地，威震东南；福照雉水，
赈泽江淮。

上千灾民得以寄居如皋，不仅仅是一家道观的力量。如皋于是年
秋成立如皋县收容沿运灾民委员会即如皋赈务分会。10月12日，如皋
赈务分会召开第一次临时会议，去信建设局免去赈务电话费用，又致函
全县各募捐团体，所有赈灾财物均交由分会统筹分发。委员会主席马
继之登报公示《江苏省如皋县赈务分会通告第一回》，强调凡是以水灾
名义在如募捐事宜，必须先行致函委员会。委员会又携手世界红字
会如皋分会登报求救《代收容沿运灾民募集旧破棉衣被启》：“近来天气
渐寒，棉衣尤加需要，再灾民宿所仅麦秆一堆，殊难御寒。”

一时间，如皋上下，无论团体，还是个人，大多积极募捐。李堡西场
小学童子军自组募捐队。他们在校长陆寄声的带领下，两次前往周边
各地募捐，分别捐得20余元、寒衣20多件，10余元、寒衣120多件。其
间蒋庄乡冒子章为富不仁，拒绝募捐，遭到舆论牵制。双甸区起初募捐
不利，经张燮三、杨振宇等人全力工作，短期内募集1000余元，如皋县
扩大西南六区灾赈委员会登报鸣谢。

个人方面，涌现出多位善士。沙元榘、黄琴伉俪登报声明，10月15
日长子沙培昌与何季明大婚，婚礼从简，略备国产菜肴，节省浮支用于
救灾扶贫。令人感动的还有沈卓吾诸君。《沈卓吾在沪向叶遐庵募洋一
千元》（此文刊于《皋报》，叶遐庵误作叶遐辉）记载：如皋名人沈卓吾素
来热心慈善事业，向上海友人叶遐庵募捐到大洋1000元，于10月13
日由如皋农民银行汇转如皋县收容沿运灾民委员会。叶遐庵即书画
家、社会活动家叶恭绰先生。此外经沈先生介绍，慷慨大方的叶恭绰还
向如皋育婴所又捐500元大洋。叶先生向如皋共计捐献1500元大
洋。《皋报》诸报也刊出新闻或启事，感谢叶遐庵对如皋的支持。

灾难过后，不少难民有感皋人热心、皋地安定，选择定居如皋。

张謇讥刺袁世凯
□赵鹏

叶恭绰救济如皋灾民
□彭伟


